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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灿杰是地道的潮汕人，做导演
的这些年，他也一直致力于为潮汕书
写。“我觉得我们那边有很多值得去
记录的东西，但因为没有人传承，慢
慢就消弭掉了，很可惜。”所以当高中
艺考的时候，考官问他为什么要考导
演，他说，因为自己想讲述家乡的故
事，用影像的力量来对抗遗忘。

后来，庄灿杰带着他的片子去
马来西亚放映，有一个华人，也是潮
汕老乡，邀请他到当地的一个潮汕
会馆又放了一次。庄灿杰回忆，“放
完之后我就发现现场很多老人都在
流泪，可能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过
家，也可能因为他们看到了很多熟
悉的东西。他们激动地问我，能不
能把这个片子拷贝一份留在马来西
亚。因为有很多的潮汕移民后代，
不会说潮汕话，甚至国语都不会讲，
他们想让这些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在
哪儿，我当时就非常受触动。”

从《番客》到《珊瑚她在等》，庄
灿杰讲的故事都发生在潮汕，但其
中蕴含的情感却可以打动不同地区
的人。“我觉得只要把情感的点抓住
了，即便观众对潮汕语言或者影像
是陌生的，也能感受到这部片子背
后的情感力量。”方言也好，地方特
色也罢，都不应该成为壁垒，反而应
该成为值得被放大的特点。让其他
地域的人都能看明白的、情感共通
的故事。

庄灿杰相当理智，他明白，现阶
段是市场选择他，而不是他选择市
场。“可能我现在接的项目未必都跟
我想要的题材有关，但它得是一个
能在不同维度提升我的项目，这对
我来讲很重要。”诚然，要想通过做
导演来赚钱，那就不可能只拍自己
想拍的东西，庄灿杰也不例外，但他
在内心保存了一块自留地。“如果说
有一个机会让我去拍我想拍的东
西，我可以毅然决然地放弃那些可
以挣钱、但不够喜欢的工作，我觉得
这是我的坚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
者 雷蕴含 图据受访者

“其实20岁出头的时候，我就有
了要在25岁之前买房的目标。”庄灿
杰坦言，“当然我们老家的房子没有那
么贵，我也是全款买下来的。一方面
我是想告诉家里，我有自己的规划，也
有能力养活自己；另一方面，我觉得这
是一个给自己清零的契机。”

在庄灿杰看来，25岁是自己人生的
一个节点。买完这套房，这些年的积蓄
就被掏空了，但这个“清零”对于他来说
是意义非凡的。“我要重新出发，在25岁
到30岁进行一个全新的规划。我觉得
积蓄清零是给自我加压的一种方式，逼
迫我去寻找新的答案、新的结果。”

要同时达成这么多目标并非易
事，他很多时候都在挑战极限。有顶
着痛风的腿在72个小时之内拍完片
子并录制主题曲的经历；也有一周之
内筹备完成亚洲大学生电影展闭幕式
的经历；还有数不清的挑灯夜战。他
说，自己有一种倔强，只要交给他一件
事，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在庄灿杰的人生节奏里，不仅有
一键清零，还有按下暂停键的选项。
本科毕业时面临读研或就业的选择，
但他决定去云南支教一年。“我期待
未知，因为当时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瓶
颈期，所以我渴望一些改变。”庄灿杰
直言，自己一开始完全不适应，甚至
想过逃走，因为条件太艰苦了。但渐
渐的，他真的爱上了那里的孩子们，
在遥远的边陲乡村里，他多了一份奇
妙的羁绊。

面对有沟通障碍的孩子，庄灿杰
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给他们写
校歌、办晚会、拍片子、当班主任，甚至
去家访。从一开始的‘鸡同鸭讲’到后
来哥俩好，这个过程挺磨炼人的。”庄
灿杰认为，传媒是一个传递善意、传递
能量的媒介。他给孩子们讲视听语
言，教他们怎么设计镜头，怎么拍片
子，怎么做晚会，孩子们慢慢在改变，
更乐观、更开朗。“我离开云南的时候，
有个孩子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里
面有一句话，成为我很重要的一个动
力。那句话是‘感谢老师把传媒的种
子种在我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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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首届“戏剧与影视”专业学位博士生正式入学。1997年出
生的庄灿杰是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专博班里年纪最小的一位，但他的
履历却十分丰富：在大部分青年导演还未被看见时，他的短片在视频平台获
得百万级播放量；在大部分青年导演还在花钱拍戏时，他用拍戏挣的钱全款

给父母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在大部分青年导演选择全身心创作时，他选择了去云南支教和读博深造。
可以说他是“时间管理大师”，也可以说他是“六边形战士”，一直以来，庄灿杰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前

行。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庄灿杰，从他的讲述中，感受到了他的坚定与勇气。

在庄灿杰的人生节奏里，快进
和放慢可以并存。选择读博是他深
思熟虑后的决定。他说，“选择读
博，一方面可以在校园里接触一些
新鲜的血液，迸发出新的想法，对于
创作很有利；另一方面就是我想给
自己留一条退路，读博算是一个折
中的方案，如果有一天做独立导演
变得很困难，我也可以通过学历的
提升找到一个比较安稳的工作，在
有保障的情况下继续创作。”

然而，庄灿杰并非保守的人，
选择攻读专业博士学位也是对自
己的一个鞭策。专博的毕业要求
是完成一部拿到网标或者龙标的
长片，这对于年轻导演来说并不容
易。“导师跟我说过，我现在有一片
连绵的山丘，但是缺乏一座高山。
我也想逼自己一把，在读博期间找
到那座高山。”

做导演很难，也时常伴随着自
我怀疑。庄灿杰在拍摄共青团中央
指导的网络电影《以青春之名》时，
反复修改剧本，却始终不满意，感到
非常迷茫，甚至觉得自己不适合做
导演。当时，这部电影的监制、著名
导演黎志告诉他，当导演要学会等
待、懂得蛰伏。“他告诉我，每一个创
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我觉
得读博对于我的创作焦虑也是一种
缓解。保留一个学生的身份，内心
会多一点踏实感。”

虽然拍戏的过程非常艰辛，但
当成片放映的时候，他觉得值了。
几年前，他导演的潮汕题材短片《番
客》在网络视频平台播放量超百万，
今年，他又在平台上发了新片预告，
有一位粉丝的留言让他印象十分深
刻。“几年前你的《番客》我是跟奶奶
一起看的，奶奶很激动，说这个片子
有好多东西特别真实。今天你发了
新的片子，还是原来的味道，很遗憾
的是我奶奶去世了，没有办法看到，
但是我要感谢你还在继续拍。”看到
这条留言，庄灿杰很感动，也很受鼓
舞，他觉得自己有了一种使命感，需
要肩负起更多人的期待。

在云南支教的庄灿杰和孩子们在一起。

内心保存了一块自留地
27岁博士导演庄灿杰：

“百亿作曲家”阿鲲：
科技与音乐相辅相成

影视配乐分为两种，一种“完
全听不见”，它完美融合于情节中，
成为剧情的一部分；还有一种则让
观众产生记忆点，当我们听到一段
熟悉的旋律，会情不自禁想起某部
影视作品。

例如，《舌尖上的中国》。
川籍音乐人阿鲲就成功塑造

了一段经典旋律，成为大家“挥之不
去”的记忆。当这段悠扬的旋律响
起，我们总能想到：高端的食材往往
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近日，阿鲲带着他的《阿鲲的
音乐宇宙·第一辑》，加盟第30届

“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在成
都成功举办了个人作品的专场音
乐会。阿鲲不仅有代表作《舌尖上
的中国》，也是《红高粱》《流浪地
球》《飞驰人生2》等众多优秀电影
的幕后配乐大师，因此他又被粉丝
称为“百亿作曲家”。借此机会，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到阿
鲲，跟他聊了聊影视配乐以及科技
与音乐的关系。

在演奏《流浪地球》系列电音
音乐时，无论是以快速的打击乐与
电吉他展现升空激情与紧张的《太
空电梯》，还是用机械声与电音的
结合瞬间勾勒出磅礴场景的《开启
新征程》，他坚持将内心的情感融
入到每一个音符之中，让观众享受
视觉冲击的同时，也感受到音乐带
来的共鸣。

从阿鲲创作的一系列配乐作
品来看，他一直坚持的是场景音
乐。“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
段音乐旋律，都是在映衬他们当下
的一种场景。所以我一直坚持这
样的音乐风格，我希望场景音乐一
直能伴随着大家，让大家感受到音
乐的情感。”阿鲲说。

在成都音乐会的现场，阿鲲还
带来《流浪地球2》中没有上架过音
乐平台的《空间站坠落》，令人震
撼。“这首曲子讲的是一个人类希
望的破灭，好像世界末日的感觉，
里面有一个女声。我本来想请一
位女歌手，但作为一个有科技含量
的电影音乐人，我给大家带来一位
完全由AI人工智能生成的人工智
能数字人厘里。”据阿鲲介绍，厘里
在此之前参演了电视剧《异人之
下》，成为中国第一个参演真人剧
集的数字演员。

阿鲲是地道的四川人，他先后
在电子科技大学和四川音乐学院
学习，这样的经历让他常年游走于
科技和音乐的两端，并实现了二者
的完美融合。因此，他将自己称为

“科技音乐人”。和别的创作方式
不同，阿鲲非常注重音乐的科技
感。而他阐释的“科技感”，并非我
们通常想到的在外观或者形式上
看起来具有科技感的音乐演奏模
式，而是强调音乐内在的逻辑。

当下，AI正在强势进入艺术领
域，与音乐的交互使用也屡见不
鲜。有人曾经把阿鲲的音乐“投
喂”AI，促使人工智能不断学习这
样的模式和风格，“投喂”了很久，
最后生成了一段还算满意的音乐
给到阿鲲。“我当时也很好奇，拿过
来一听，感觉还差得很远！”阿鲲认
为，人工智能是音乐人非常好的助
手，包括科技也只是工具、是外壳，

“我们可以频繁利用科技，不断学
习。在音乐创作中，我们也许能把
一些中低端的工作交给AI，但目前
看来，AI暂时还无法取代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